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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

钱万贯为色被打　县三衙巧讯得赃

前部书名是《戏中戏》，说的是谭楚玉远游吴越，刘藐姑屈志梨园；倾城貌风前露秀，概世才戏房安身；定姻缘曲词传简，改正生戏屋调情；一乡人共尊万贯，用千金强图藐姑；刘绛仙将身代女，钱二衙巧说情人；赖婚姻堂前巧辩，受财礼誓不回心；借戏文台前辱骂，守节义夫妇偕亡。俱在上部书《戏中戏》内说的。　　这部书，紧接著谭楚玉与刘藐姑俱投水而死，众人齐惊喊道：「钱万贯倚势夺人妻子，逼死两命，我们先打他一顿，然后送官。」遂一哄而上，将钱万贯打了一个臭死。这正是：扬扬得意的钱财主，忽而变为垂首丧气的矮胖官。其中一人道：「打的也够了，锁起他来罢。」　　再说刘绛仙在台上，一面向著水堶，一面指著万贯骂。背后刘文卿骂绛仙道：「都是你这个娼妇，只因图人家的财礼，把我的女儿活活的逼死，我岂与你干休！」遂要拉著绛仙打。绛仙也要望著水婺鶠A俱被众人揽住，这且不提。　　再说那众人牵著万贯道：「城媬予x没在家，不如趁著三衙查牌甲未回，先在他手塈i了罢。」万贯道：「列位大哥！」众人说：「我们素日叫你钱爷，你还不依，必定叫我们叫你钱老爷哩！你今日却叫我们大哥？」万贯道：「列位大爷，我和你素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为何这等替姓刘的出力呢？」众人说：「我们欠你的债，一日也不缓，一厘也不让。但少你一分半厘，就要将我们送官追比。且是动不动要装官与我们看，我今日却顾不的你这官了。」万贯道：「列位大爷，今日若放了我，不惟把你们从前的账目一笔勾消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若用银子使的时节，但只要本，决不图利。庄乡以平等相称，再不敢有官民之分。就是今日，我也拿银子出来，每位敬银十两，就上我家取去。」其中数人论云：「他逼死的是姓刘的，与我们何干？今日若放了他，不惟目下得利，异日的好相见。」众人对万贯道：「方才你说的那些话，可是作的准的么？」万贯说：「岂有食言之理！」众人从著万贯到家，各取白银十两，遂一哄而散。万贯想道：「我这个模样，不惟家中旁人难见，就是我那结发的妻子，也是难见了！我从前要娶藐姑的时节，我妻柔氏再三阻我，我都不听！今日落得这个模样，岂不教他畅快么！左想无法，右想无门，不如也寻了无常罢！」又想道：「且住！我只顾惜这一时的廉耻，岂不失却这富厚的家资么？也罢，我且到在内书房中，再作道理。」　　且说刘绛仙与文卿在台上，吵闹了一回，被众人拉开。绛仙想道：「我的性子，只爱银子不顾恩情。女儿不肯嫁人，活活的逼死。虽是我做娘的不是，也是钱万贯的晦气！顾不得甚么由情，也诈他一诈。他若把这一千两银子不和我要了，我就与他干休。他若不允，我就写状子告他。前日卖女儿是为银子，今日告情人也是为银子。他若说我寡情，我就把古语二句念来作证，叫做：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况区区陌路人！不免寻著他，方与他同去。」远望看地方来了，不免上前去问一声儿：「列位，莫非去出首人命么？」众人答云：「正是。」绛仙说：「这等我已有状子在此，烦众位与我同去。」　　再说，万贯自从众人放了他，只说从此无事。不料家僮急忙来报道：「老爷不好了！如今刘绛仙和地方又去告状哩！」万贯说：「现今可曾告了不曾？」家僮说：「方才上城中去了，此时想还在路上哩！」万贯遂拿了几封银子，急忙赶去。及至赶了二里有余，方才赶上。万贯一手扯著绛仙，一手拉著地方，道：「列位高亲贤表，快不要如此！都是我老钱的不是，最不该为色伤人。但自令嫒如今已是死了，你就将我与他抵了命，也还有活了的么？且是你们不告我，我自有道理。这路上不是说话的地处，你随我到前边酒店堨h。」　　三人遂一同到了一家店堙A让地方与绛仙坐下，道：「这是银子五十两，送地方大哥的，只求免动纸笔。」绛仙说：「你就不肯去报，我是一定要告的！」万贯道：「绛仙，绛仙，你就不念旧情，也看一千两银子面上，我不问你退就是了，你还告我做甚呢？」绛仙说：「你果然不问我退银子，我就不去告你。」万贯说：「你若不告我，不惟那一千银子不要，如今还有银子五十两送你。」绛仙遂接过银子来，藏在怀堙A对众人说：「钱爷素日是最好的，如今又给我这些银子，我们不用告他。从此散了罢。」万贯谢了谢众人，往外就走。谁知祸起不测，这些话，早已被人听去。　　却说那个三衙，原是一个吏员出身，做了六年巡检，才升了这三衙之职。一日想道：「本厅到任三年，地方上的财主不论大小，都曾扰过，我的吏才，也可谓极妙了。谁想来了一位堂尊，比我更强十倍。地方上有利的事，没有一件瞒得他。我们才要下手，不料那银子钱财，已到他靴筒堶惜F。如今城堛漕ヾA件件都是他自行，轮我不著。没奈何，只得借个题目，下乡走走。往年下乡，定要收几张状子，弄个钱使。不免将我的衙役叫来，与他商议商议。」　　正说之间，他的善办事的头来了。叫道：「王头，你们来到乡间，也该把放告状牌挂在口上，弄几张呈状出来，也好把票子差你。」王头道：「呈状倒有，只怕被犯的势头大，老爷的衙门小，弄他的银子不来。」三衙说：「是件甚么事呢？」王头说：「这边有个钱乡宦，为强娶女旦的事，逼死两条人命。这岂是咱爷们敢当的事么？」三衙说：「是呢，我们断不敢揽这人命，这宗财不要想他罢。」王头说：「老爷这也不妨，老爷出张票子，小的们将他拿来。三堂两堂只管审，却不用给他定案。难道我们的衙门虽小，就是白进的么？多少也弄他几个钱使。等堂上老爷来了，给他呈到堂上，我们还弄两个干净钱哩！」三衙听道：「好，妙！就差你与他们去办办罢。」王头遂与二班的头目，各带索子一挂，竟往埠镇上来。　　及至走到半途，远远望著一伙男女，悻悻而来，忽又转进酒店去了。王头说：「那个矮的，恰像钱万贯。」李头说：「那个女的，就是刘绛仙。」王头说：「如此，是他们无疑了。我二人走向前去，先听他说些甚么，再作道理。」恰好那座酒店，坐南向北，外面两间门面，内边却有佩房，东西两邻，只有西邻，东面却是一所空基。两个差人，就立在空基外面。钱万贯与刘绛仙、地方，又恰在东房说话。所以从头至末，二人无不得闻。及至内边刘绛仙许了不告他，外边李头暗对王头道：「他们和了，这状子告不成了。」王头说：「不妨，我们立在这边，等他们出来的时节，一把拿住，说他私和人命，锁去见爷。料想他状子也在身边，银子也在身边，有赃有据，不怕他不认。」李头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所以万贯、绛仙一出酒店，就被二人锁住。及至一锁，万贯与地方惊道：「这是为何！」王头、李头喊道：「你们私和人命，还装不知道么？」万贯道：「我们并无此事，不要错拿了人！」王头说：「错与不错，自有著落。奉了官法拿人，不敢私自开索。」遂将三人带著就走。及至走了二里有余，王头对李头道：「你先去回话，自说我带人就到。」　　李头果急行，见了三衙道：「犯人拿到了。」三衙云：「这庄上又无刑具，又无法堂，如何审的呢？」王头：「不妨，这庄东首有三官庙一座，即著本庄地方，预备桌凳在彼，老爷也先在内坐定。等到了的时节，先问他一问，就知真假了。」三衙道：「妙，妙！」一面催桌凳，一面就到庙中去。及至到了庙中，犯人已经带到。王头将犯人交付李头，先到庙内，附三衙耳边说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三衙喜道：「妙绝！快些带进来。」王头带著万贯、绛仙、地方，跪下禀道：「犯人当面。」三衙指著绛仙道：「你的女儿，怎么被人逼死，给我从实讲来！」绛仙道：「小的女儿，投水是实。原为母子之间，有几句口过，所以自寻短计，并不曾有人逼他。」又问地方道：「好大你一个地方，竟敢私和人命！叫衙役与我先打他二十。」地方告饶道：「小的一向守法，并不曾私和人命，这话是那堥茠漫O？」又指著万贯道：「这个站而不跪的，是谁呢？」万贯道：「原任县佐钱万贯，昨日在舍下相陪，难道今日就忘了么？」三衙道：「你不提还好，你提起，教本厅怒气复生！你把众人给我预备的下马席，当了你的情面，这也还可恕。你竟把众人敬我的银子，留下一半，这是何说？你只说我管你不著，今日怎的也犯在本厅手堥茪F呢？还不给我跪下！」万贯道：「若论官职，我还在你以上，为甚跪你？」三衙道：「岂不闻皇亲犯法，庶民同罪么？叫衙役与我将他按倒。」万贯遂跪道：「还求老父母少存体面。」三衙对众人道：「你们俱不承认，难道我就没法审你么？」　　毕竟三衙想出甚么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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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洋海宴公显圣　水晶宫夫妇回生

话说三衙将他们审了一堂，俱不肯呈招。正在愁闷之际，忽然想起王头耳边的密语，遂指著绛仙道：「我且问你，你有几个月身孕呢？」绛仙道：「小妇人没有身孕。」三衙说：「你既没有身孕，为何顶了这个大肚子？」三衙又指著地方道：「你也是有鼓胀病的么？」地方说：「小的没有。」三衙说：「既然没有鼓胀病，为甚么胸腹之间，觉得有些饱闷呢？你老爷虽则做官，却亦颇明医道。」叫皂隶：「快替他们脱去衣服，待老爷好与他们治病。」皂隶听说，即上前去解他们的衣服。他二人俱各按住不准。三衙怒道：「你这些狗男女，人也不识，见了我这样青天，还要弄鬼。莫说带在身边的赃，没有教你藏过的；就是吃下肚去的，也要用粪青灌下去，定要呕你的出来！」叫左右：「与我快搜！」一衙役跪道：「禀老爷，这妇人身边搜出状子一张，银子一封；地方身边也搜出状子一张，银子一封。」三衙道：「何如？我这三个访犯，拿得不错么？如今没的赖了，可从实讲来！」众人说：「人命是真，小的们不敢胡赖，情愿把两张状子，孝敬了老爷，只求给赏原银，待小的们领去。」三衙道：「你们也忒煞欺心，老爷不要你再拿出来，也够的紧了。连追出的赃，还要领去！这等叫左右，把那妇人拶起来！男子夹起来！问他还有余赃，藏在那堙H」地方与绛仙慌道：「不领，不领，一毫也不领！」三衙道：「这等押出讨保，只把钱万贯带进城去寄监，等堂上回来，好呈堂听审。」这且搁住不提。　　再说那宴公神圣，原是权司水府的。一日升殿道：「我平浪侯分封水国，总理元阴，代天司振荡之权，御世有澄清之志。今日十月初三日，是小圣的诞日。天下庙宇，到了今日，定要祭奠演戏。圣知庙宇虽多，神灵总是一位。到了祭奠的时节，少不得要乘风取电，往各处享受一回。」于是带领判官神，从各处巡幸。及至到了埠镇行宫，堶惇搢漕挭m神食，却也极其丰盛。正当饮乐之际，忽闻外面喊云：「土豪逼死人命，大家出来报官。」平浪侯传本庙土地问道：「那叫喊的，是甚么人？逼死人命，是真是假，你从直讲来。」土地禀道：「刘旦冰霜作操，谭生义烈为肠，曾将片语订鸾凤，不肯朱陈再讲。射虏挥金逼娶，两人矢节当场，似真似假最难防，忽地身投巨浪。」平浪侯闻道：「这等说来，是一对义夫节妇了。孤乃正直之神，见此贤人遇难，岂有不救之理！他处虽还有行宫庙宇，孤家一心要腾云回府。」叫：「神从们！随路搜捞，若遇男女尸首，即来通报。」　　不时间到了水晶宫，通宵殿坐下。只见一水兵报道：「小的搜捞的有两口尸首，抱在一处的，想必就是了。」平浪侯道：「他两个相继而亡，如何又能在一处？这越发奇了！」分付判官：「快与我追魂取魄，赦他醒来，看是若何。」那判官用了些手段，两个死尸俱各复苏。见有宴公在上，遂叩谢道：「谢爷爷救命之恩！」平浪侯问道：「你两个从何日定婚，因何事寻死？俱从实说来。孤家好送你还阳。」藐姑、谭生遂将前事诉告了一遍。平浪侯道：「孤家有心送你还阳，保你夫妻团圆。但如今你的恩人未到，不免且在孤处暂住几时，你们意下若何？」楚玉二人叩谢道：「愿依钧旨。」平浪侯分付道：「紫宫以外，任谭楚玉游玩观览，不许少有拦阻；把刘藐姑送在宫内，与孤的老母相见。到晚间时，孤家叫你二人拜谢天地，夫妻团圆。」楚玉、藐姑听了，俱各欢喜不胜，叩头而起。　　楚玉游于宫外，见了些水兵水将、水宫水殿。那长剑将军，是虾体曲而成精；那八卦军师，是龟头老不能伸；那铁甲大王，是螺螺身带重壳；那双戟先锋，是蟹精巨步横行。真个水族盛似百万兵！再说藐姑到了水宫，见圣母端坐琉璃宫上，有仙女排列两旁，左边仙女拿的如意玉钩，右边仙女捧著丝帨金盆。藐姑上前叩首道：「小妇人参见圣母！」圣母问道：「你是那堣H氏，缘何到此？与我从实禀来！」藐姑又将前事诉告了一番。圣母道：「你夫妇两个竟是节义中人了。叫仙女领他到各处游走游走，消此白昼，到晚间就要使他夫妻团圆了。」于是藐姑随了仙女，往后就走，把那宴公的三宫六院，暖阁凉亭，俱各游了一遍。　　用过午饭，到了日沉西山、兔升东海的时节，只听宴公吩咐道：「外边叫鼓乐伺候，将那二殿以内，三殿以外的东理房，就给他作了喜房罢。」又取绣花红绫女袄一身，猩猩花红裙一件，与藐姑穿了。楚玉也换了一身天蓝满花新衫，带了一顶贡缎元囗方巾。及至齐备，宴公与圣母俱各到三殿以外，教两个侍女，扶著藐姑与楚玉拜天地。楚玉与藐姑又谢了圣母、宴公。宴公道：「挑灯笼二对，送新人入洞房。」四个侍女，前边打的是料丝琉璃宫灯一对，后边打的是珊瑚垂穗宫灯一对，及至藐姑、楚工进了洞房，侍女就出门引著宴公、圣母回宫去了。　　却说楚玉与藐姑进东房，看道上面列著玻璃帏屏一架，中间画著文王手持玉环，端坐凉亭以上；旁边画的是文王百子图，武王侍立文王左首，其余也有乘船采莲的，也有骑马射箭的，也有三五成群的，也有抱在嫔妃怀中的。楼阁相接，山水相连，数来数去，恰是一百个小人。下边放著条几一张，两头列著红绉纱高照一对，内边银烛辉煌。往北一看，两间相通；往南一看，却是铁堣鴠斐N的一间断间。楚玉与藐姑进去，见南边列著鱼骨砌就八棱床一张，床上挂的是红绢帐子一付。及至挂起帐子，见上有团龙锦被二件，被上又有绣花墨绿缎褥二件，旁搁退光金漆顶子枕头两个，一头是做就的麒麟送子，一头做就的金玉满堂。床前上又有八棱杌子一对，前檐却是金棂开窗一个，窗下放著岱堨蛣^桌一张，桌上列著销金烛台一对，上边点著鱼油红烛二支。二人观罢屋堛琐Q设，复转身到了北间。见前檐也有玳瑁罗汉床一张，上面铺设俱全。楚玉指著向藐姑道：「这是何说？」藐姑道：「虽是如此，我们今宵岂还有异床之理么？」　　他二人说罢，复回到南间堶情A藐姑坐在床边，楚玉坐在杌上。楚玉向藐姑道：「此时、此事，是耶、梦耶！岂犹夫人闻耶！」藐姑尚未及答，只见有十五六岁的仙女一个，左手持著银壶一把，右手拿著珊瑚酒杯两个，进来向藐站、楚玉道：「这是圣母叫我送来的合卺酒，祈相公、小姐多饮几杯。」遂斟一杯送于藐姑，又斟一杯送于楚玉。斟罢，执壶倚门而立。须臾之间，酒过三巡。侍女遂执壶而去。楚玉对藐姑道：「天已夜半，我们关门就寝罢。」门尚未关，只见两个侍女来，道：「奉圣母之命，叫我们来侍奉你二位新人哩！」楚玉道：「不敢奉烦，还是回宫去睡罢。」二侍女云：「宫婺T门已关，我们欲回也不能了。此间已有我们的床铺，若不用我们，我们就先在此睡罢。」说完，就在北间去睡了。　　楚玉关上外门，又对上了内门，上前搂著藐姑道：「今日是梦，我们就在梦堿蛪|；今日是真，我们就真真相逢，不知你还有何说之辞呢？」藐姑道：「我从前与你学戏时，曾要为云为雨，又被小丑惊散。以后虽是夫妻常叫，却未能骨肉相贴。事至如今，自是不敢推辞的了。」两个遂各解衣宽带，露出那如玉如锦的一对身体。楚玉止住藐姑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必过急。我有赠鳏夫娶寡妇的对联一付，念来与妇人听，不知与吾二人相合否？」藐姑道：「愿闻。」楚玉念道：　　　　　　「洞房内一对新人，牙床上两般旧货。」藐姑道：「此联不惟不相合，以奴看来，还是大相反哩！我和你相处已久，如何算得是新人？他两个虽是相知，未曾谋面，如何算的是旧货？一丝也不切！奴家也有对联一付，不知相公愿闻否？」楚玉道：「敬领教。」藐姑笑道：　　　　「洞房内一对旧人，牙床上两般新货。」楚玉笑道：「这是鄙人腹内故物，如何到了夫人肚内呢！」藐姑低声向楚玉云：「相公腹内的故物，从今以后恐怕不能不到奴家肚内了。」说罢，遂将被窝铺开，颠鸾倒凤起来了。这且不提。　　却说那两个侍女，虽未及髻，此事颇晓。及至听到热闹中间，他俩也并到一头道：「我们若有一个男的，今日之乐，就不让他们独擅了。有心进去，与他分甘，又恐怕徒落伤脸。不如将妹妹当个男子，我两人做一番假的罢！」那个说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他两个也遂装出那般模样，直弄到他屋堛熄钗洮B止，他两个方才住手。及至到了次日，藐姑梳妆完备，随侍女上内请安去了，楚玉只在外面闲游。早兴晚宿，将及半月。一日，宴公对楚玉道：「你的恩人，不日就要到了。」　　未知恩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第三回

第三回

山大王被火兵败　慕兵备挂印归田

却说西川人氏，由进土出身，历官吏职谏垣，外补漳南兵宪之职，双姓慕容，名仆，字石公。有才不屈，无欲无刚。半世迂儒，屡犯士林之忌。十所微吏，频生海上之波。一日，与他夫人商议道：「屡疏乞骸，未蒙见允。今日从野外练兵而回，闻得山沟有警，不日就要用兵了。」叫院子：「取令箭一枝，传与中军，叫他点齐人马，备办行粮，本道即时调发。我的谋略，如今要展布出来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请相公说来，待奴家参此末议。」石公道：「行兵大事，岂可谋之妇人！况且机谋重情，虽是妻子面前，也泄漏不得，你不必问也罢了！」夫人道：「也说得是，这等别样事不敢多口，只是行兵之事，最忌杀戮，奉劝相公，只可保全地方、护全生命，积些阴德罢了。那焚巢捣穴之事不但自家冒险，损伤的性命也多，不若留些余地罢！」遂赠诗一首。诗曰：　　　　行兵事事有先筹，慷慨临戎自不懮。　　　　非是热中来媚主，缨冠祗为挂冠谋。石公遂辞了夫人，即日起兵。行不三日，已与贼营相近，遂扎下营栅，相候再说。　　那个山贼虽生在深山之中，却也甚是凶勇。前人有赞曰：　　　　状类天魔性类熊，拔山膂力少人同。　　　　休言蠢类无长技，猿臂从来善引弓。一日，山大王坐在帐中，自夸其能道：「孤家赋性怪异，秉性狰狞。生于虎豹丛中，长在狐狸队堙C茹毛饮血，今人窃太古之风。枕石眠云，山鬼享神仙之福。孤家少无父母，不知生自何人。只听得乳养的老妪说，俺未生之先，这深山堶情A出了一个异人，不但有伏虎降魔之术，又惯与牲兽交欢。忽然一日，只见深林堶情A有个带血的孩子，就是孤家。生得十分怪异，这等老妪知道是异人之子，猛兽所生，将来必定有些好处，就抱回来抚养。及至长大之后，骨骸举动，件件都带些兽形。遇了豺狼虎豹，就像至亲骨肉一般。不但不害俺，都有个顾盼温存之意。闻得数十年前，曾有几句童谣道：　　　　人面兽心，世界荆榛。　　　　人心兽面，太平立见。这几句谣言，分明应在俺的身上。故此，就在万山之中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训养二十余年，方才成了气候。孤家生在山中，就把山子做了国号。上应天心，下从人愿，暂就大王之位，徐图天子之尊。一向要举兵出山，只因有个司道官儿，复姓慕容，精通武略，终日婼m兵聚饷，虽不知他实际若何，却使俺这赫赫的军威，也被他名声所夺。近来闻得他的宦兴渐衰，归心颇急，所以乘此举事，好逼此老辞官，省得他犹豫不果。只是一件，从来兵法贵奇，若只靠几个兵丁，那埵迂o大事！喜得孤家原是兽类，平日蓄有几队奇兵，都是山间的猛兽，把他做了先锋，杀上前去，还怕谁来拦挡！闻得慕老儿已到军前，不免叫将校吹起号来，好待那虎、熊、犀、象四队兽兵，先去开路便了。」　　再说那石公，次日升帐，吩咐道：「闻得贼头是个异类，性子骠悍异常，所用的先锋，都是猛兽，想来只可智擒，料难力取。我闻败兽之法，莫妙于火攻。你们在总路头了，掘下深坑，埋下地雷、飞焰，使他踏地机动，地雷自响。一响之后，弥天遍野，都是火星，毛虫遇火，浑身都著，烧得他疼痛，自然反奔。你们伏在要害之处，听见炮响，合兵追斩，待得胜之后，再议搜山。都要小心奉行，不得违吾军令！」众人遂各领命去讫。及至次日，到了对垒的时节，山大王的前队恰好踏著机关，机动炮响，将那些兽兵烧的毛净肉烂。山大王见势不好，遂收兵回山去了。　　话说石公闻得贼兵大败，遂吩咐众将道：「本该乘胜收山，只是屡战之后，马倦人疲，恐怕有些折挫。记得临行时节，夫人再三叮咛，只劝我保全生命，如今也杀得够了，就留些余地罢。」遂亦班师而归。及至回到衙内，闻得许告病的旨意已下，喜得面带笑容，遂口道一绝：「　　　　凤诏颁奉许迄身，劳臣今喜作闲人。　　　　凭今莫说成功事，最怕恩纶下紫宸。我慕容仆，前日出奇遇贼，侥幸成功。又喜得未曾出师以前，蒙朝廷准了病疏，容我回籍调理。我想这个旨意，亏得在捷书未到之先。若是圣上见了捷书，知道这袭功绩，方且慰留不暇，岂肯放假还乡？我如今若不早行，只怕又有别事下来，就脱身不得了。快请夫人出来商议，就此起身方好。」夫人出来道：「纶旨既下，就该速速抽身，为甚么还要迟疑观望呢！」石公道：「不是我迟疑观望，只因有心辞官，要辞个断绝，不要辞了官头，又留个官尾。待我回去的时节，这蓑衣箬笠才穿得身上，那纱帽圆领又要争起坐位来，就使不得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依你意思，要怎么样呢？」石公道：「依我看来，皇上见了捷书，一定要起我复任。我若回到本乡，那些父母公祖，如何放得我过！一定要催促起身。不如丢了故乡，驾著一叶扁舟，随风逐水而去，到了那深水万山之处，构几间茅屋，住在中间，消受些松风萝月，享用些藿食菰羹，终你我的天年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正该如此。叫院子过来！」「你先取十两银子，到境外去等候。买下一只小小的渔船，备下一副蓑衣、箬笠，一到就要用的。」院子遂果照样置办妥当去了。石公与夫人遂将软细物件，收拾收拾，将印锡悬在公堂以上，坐了两顶二人小轿，竟到郊外来了。　　及到了湖边，果见有小船一只，蓑笠俱备。石公就上了船，换上了蓑衣笠帽，夫人也换了缟衣布裙，对院子道：「我如今替你改了名子，不叫院子，叫做渔童了。渔童快些开船！」及至行了数里，石公对夫人道：「这顶纱帽，如今用不著了，待我做篇祭文，祭他一祭，然后付之流水。」遂口道数句，将纱帽拿在手中，一掷而去。夫人道：「你的纱帽既然付之东流，我这顶凤冠也要随去做伴了！」遂也置之水中。石公道：「取钓竿来，待我发一个利市！」渔童遂将钓竿递于石公。石公道：「老天！若还慕容仆保得无荣无辱，稳做一世渔翁，待我放下钩去，就钓起一个鱼来！」渔童道：「我买得一副罾在这堙A也和我老婆张他起来。」渔童道：「老天！我夫妻两个，还不曾生子，若还有后，保佑下去就罾起一个鱼来！」　　未知他二人钓上网内，果得何物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第四回

第四回

慕渔翁主仆聚乐　刘藐姑夫妻回生

话说石公主仆二人，一个手持钓竿，一个手挽搬罾，皆有得鱼之想。石公将竿跳起，果得一尾大鱼，及至取来看，道：「原是一个鲈鱼！昔人思莼鲈而归隐，鲈鱼乃隐逸之兆，这等看来我和你一世安闲了。」渔童也将罾儿搬起，他老婆子上前看道：「鱼倒没有，罾起一个鳖来！」渔童道：「这网鱼之有无，是我夫妻的子嗣所关。今罾起一个鳖来，这彩头欠好！」其妻李氏云：「这正是得子之兆，怎说不好呢？」渔童说：「怎见得？」李氏说：「天公老爷也知你无用，教导你，若要生儿，除非与此物一样。不然，我只靠你一个，如何生得儿子出来！」两个遂一笑而散。　　却说石公自从得了这鱼，心中不胜欢喜，对他夫人道：「从来第一流人，不但姓名不传，连别号也没有，所以书籍上面载无名氏者甚多。我如今只在慕字下面去上几画，改姓为莫，有人呼唤，只叫莫渔翁便了。夫人也要更改过，从今以后不得再唤夫人，只叫娘子罢。风儿顺了，叫渔童挂起帆来，待我烧壶酒儿，烹此鱼为肴，享用他一回。」叫道：「娘子我和你神仙两位，就从今日做起了。」　　及至行了二日，娘子道：「相公你看一路行来，山青水绿，鸟语花香，真好风景。」叫渔童：「问那岸上的人，这是甚么地方了？」渔童下船问了地名，回复莫翁道：「这是严陵地方，去七里溪，只有十里之遥。」莫翁道：「这等说起来，严子陵的钓台就在前面，不如就在此处盖几间茅屋栖身罢。」遂拿了二十两银子，走到岸上，买了现成一所房子，坐北向南，北边是座大山，东边紧靠大溪，只有西房两间，北房四间。莫翁道：「夫妻住在上房，渔童夫妻住在西房，编竹为墙，拥棘为门。」他四人遂将船上物件收拾下来，安置停当。仍将渔船牵在溪边柳树以上，不时的莫翁坐去钓鱼。又买了临溪间田数亩，一半为田，一半为园，钓鱼之暇，与渔童亲往耕种。　　及至过了几日，渔童清晨起来，对其妻道：「今日天气清明，你在家媟x著酒，我去溪边去下罾，等你暖热了的时，好叫我来吃。」说罢，遂带了全副的家伙，到了溪边树阴以下，将网收拾停当，下在水堙C方要找个坐儿去坐，闻得他妻隔篱叫道：「酒热了，快来吃了去！」渔童遂跑将进来，饮了十数杯，说道：「这一会，想有了鱼了，我会去起罢。」及至到了溪边，将绳一拉，觉得有些沉重。心中想道：「必定有大鱼在网堙I」用力一搬，仍然搬不动。叫道：「老婆子快来！」他妻听见道：「　　　　酒后兴儿正浓，闻呼不肯装聋。　　　　去到溪边作乐，画幅山水春宫。」来到溪边说：「你为何叫我，莫非酒兴发作么？」渔童说：「你也太好事，夜间才做了这个营生，怎么又想这事呢？」他婆子说：「不是这事，你叫我做甚呢？」渔童道：「快来帮我起罾！」两个遂用力搬起。渔童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罾著这个大鱼，竟有担把多重，和你抬上岸去，看是个甚么鱼。」遂将网拉的近岸，两个抬到岸上。渔童看道：「原来一对比目鱼！」他老婆也低头一看，道：「噫！两个并在一处，正好作那件事哩！你看他头儿并摇，尾儿同摆，在我们面前，还要卖弄风流。幸而奴家不是好事的人，若是好事的人，见了他，不知怎么眼热哩！」渔童道：「不要多讲，这一种鱼，也是难得见面的。我和你把蓑衣盖了，你去请夫人，我去请老爷同出来看看。」　　两个遂进去，对莫翁夫妇说知此事。莫翁夫妇，就随了他二人来到溪边。渔童将蓑衣一揭，大惊道：「方才明明是一对比目鱼，怎么变做两个尸首？又是一男一女，搂在一处的。莫翁，怎么有这等奇事！快取热汤来，灌他一灌。」李氏跑到家堙A取了些热汤来，与他两个一家灌了些下去。渔童低头看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眼睛都开了！」说话之间，楚玉、藐姑立起来道：「你们是甚么人？这是甚么所在？我两个跳在水堙A为甚么又到岸上来？」莫翁听说：「你们两口是何等之人？为何死在一处，细细说来！」楚玉答道：「我们两口都是做戏的人，为半路逢奸，慈亲强逼，故至于此。」莫翁道：「这等说来，是一对义夫节妇了，可敬可敬！」莫娘子问道：「你两个既然先后赴水，就该死在两处，为甚的两副尊躯，合而为一？这也罢了，方才罾起的时节，分明是两个大鱼，忽然半时间又变做人形，难道你夫妻两口，有神仙法术的么？」藐姑道：「我死的时节，未必等得著他；他死的时节，也未必寻得著我。不知为甚么缘故，忽然抱在一处；又不知为甚缘故，竟像这两个身子原在水中养大的一般，悠悠洋洋，绝无沉溺之苦。不知几时入网，几时上岸，到了此时竟似大梦初醒，连投水的光景，却在依稀恍惚之间，竟不像我们的实事了！」又对楚玉道：「这等看来，一定又是宴公的手段了，我们两个须要望空拜谢。」遂望空叩首而起道：「老翁二位请上，待愚夫妇拜谢活命之恩。」莫翁扶住道：「这番功劳，倒与老夫无涉，是小价夫妇罾著的。」楚玉道：「这等也要拜谢！」莫翁道：「取我的衣服与他二位换了，一面煮酒烹鱼，又当压惊，又当贺喜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楚玉道：「活命之恩尚且感激不尽，怎么又好取扰。」莫翁道：「这有何妨，未知你二人曾完配否？」楚玉与藐姑想道：「若将水中的事情说出，不惟旁人不信，就我二人也觉荒唐无凭。」遂对莫翁道：「虽有此心，还不曾完配。」莫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拣个吉日，就在此处替你二位完婚，在茅舍暂住几时若何？」楚玉、藐姑遂到了莫翁家中，换了衣服，用了饮食。莫翁遂将自己的住室，夹开了两间，给他两个做了喜房，就于晚间给他成亲。这且不提。　　再说那庄村上闻的此事，一班男女老幼无不来看。莫翁就将今晚成亲的事，也告诉了一遍。众人俱说：「我这去处，有这等奇事，凡我庄乡理宜送礼来贺。但乡间所事不便，不如各献所有罢。」莫翁道：「如此最好！」　　未知庄乡果拿何物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第五回

第五回

贺婚姻四友劝酒　谐琴瑟二次合卺

却说到了晚上，庄西头有一个五十四五岁的樵叟，中间有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农，比邻有一个四十余岁的老圃，各出所有道：「我们三个与新到的莫渔翁，结为山村四友，最相契厚。闻得他备了花烛，替谭生夫妇成亲，我们各带分资，前来贺喜，借此为名，好博一场大醉。来此已是，莫大哥在家么？」莫翁开门道：「正要奉邀三位，来得恰好。」众人道：「闻得你替谭生成亲，我们特来奉贺。」一人道：「小弟砍柴的人，谨具松柴一束，权当分资。」农夫道：「小弟是种田的人，没有别样，谨具薄酒一壶，权当分资。」圃夫道：「小弟是灌园的，谨具芹菜一束，正合野人献芹之意，权当贺礼。」莫翁道：「小弟做主人，怎么好扰列位，既然如此，只得收下了。」众人道：「成亲的事，定要热闹些才好。乡间没有吹手，不免把我们赛社的锣鼓拿来，大家敲将起来，也当得吹手过。只是这个傧相没有，不免将牧童叫来，问他能否？」樵夫辞了众人，去取锣鼓，兼叫牧童。　　转盼间，牧童合著锣，樵夫提著鼓，从外鸣锣击鼓而来。牧童道：「我是学过戏的，唱班赞礼之事是我花面的本等，快请新郎出来！」莫翁对楚玉道：「这几位敝友，是我同村合住的人，特来相助。」楚玉道：「时辰尚早。」莫翁道：「趁著众人在此，完了好事罢。」莫娘子陪出藐姑来，道：「新人来了！」众人遂拥著谭郎与藐姑，同拜了四拜，谭生又谢了莫翁与众人。众人道：「谭郎娶得这样一个佳人，我们定要奉敬二人一杯。」楚玉道：「小弟遵命，贱室是不饮酒的。」牧童说：「我有一个法儿，不怕他不饮。」众人道：「甚么法呢？」牧童道：「每人奉敬一杯，他要不饮的时节，我们就将谭先生尽打，必等他饮了方才住手，料他没有不痛他的！你们说这个法儿好不好？」众人说：「妙极！」樵人说：「我先奉敬一杯！」遂酌满满一杯酒儿，放在藐姑面前，藐姑笑而不饮。樵夫拉著楚玉的左手，道：「我不动手，令夫人是不吃的，待我打起你来！」遂在楚玉肩臂上，认真打了两拳。楚玉叫道：「疼的紧，娘子快吃了罢！」圃夫、农夫、牧童俱见如此，藐姑一连吃了数杯。莫翁道：「酒已够了，将新人送入洞房罢。」莫娘子与藐姑遂都进去了，楚玉与众人又同饮了一回。众人说：「天不早了，我们散罢，别落新人的埋怨。」遂各大笑而去。　　楚玉到了房内，见莫娘子与藐姑还在那婸☆陧A莫娘子见楚玉来了，遂也抽身而去。楚玉将门闭了，向藐姑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未知又是梦中否？」藐姑道：「今日较视从前，大不相同，想是不是梦中了。」两个遂解衣就寝，楚玉以手去摩他的那话，宛然豆蔻谨含，瓜未曾破。低声向藐姑道：「以此看来，乃知前日成亲之事，只是神交，并未形遇了。」说罢，遂将藐姑的金莲高擎，藐姑也就以手导其先路，这种情趣又在不言之表了。事毕睡去，直到次日红日高升，尚未醒来。　　渔童对他妻李氏道：「昨日搬起他来的时节，明明是对鱼，忽然变作两个人！倘然这一夜之内明明是两个人，仍然又变为一对鱼，这事就越发奇了。我是个男人，有些不便，你去到窗棂间，看他一看。」李氏遂到了窗户底下，用舌将窗纸润开，看了一回来道：「虽未变成鱼，如今却又是两首相并，两口相对，竟成了一对比目人了！」说罢，遂大笑了一回。　　楚玉与藐姑亦惊悸而起，到了莫翁屋内，感谢不尽。莫翁道：「我看你姿容秀美，气度轩昂，料不是寻常人物，何不乘此妙年，前去应举呢？」楚玉道：「我少年间，也曾悬梁刺股，其如橐敝囊空何。」莫翁道：「这等不难，老夫虽是钓鱼的人，倒还有些进益。除沽酒易粟之外，每日定有几个余钱，兄若肯回去应试，这些资斧都出在老夫身上。」楚玉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是前恩未报，又蒙厚恩了！」莫翁道：「这也不妨，但自今已近期，不日就起程方好。」楚玉道：「事不宜迟，老公若肯帮助，小生今日就起程了。」莫翁道：「所关甚大，不便久留，我就给你将行李收拾停当，你与令夫人商量商量，好送你二位起身。」楚玉遂到屋堙A与藐姑说知，又来到这边道：「二位恩人请上，待愚夫妇拜辞。」莫翁道：「不敢，俺们也有一拜。」四人遂各拜了四拜。莫翁道：「渔童挑了行李，送谭官人一程。」楚玉再三推辞道：「多蒙救命之恩，已经感激不浅，何敢又劳远送。」渔童道：「这个何妨。」遂挑起行李前行，楚玉夫妇相随，竟往京城而去。　　要知后事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
第六回

第六回

谭楚玉衣锦还乡　刘绛仙船头认女

却说楚玉与藐姑到了京城，乡会两试，俱登高魁。只因有衔无职，所以将近一载，尚在京都。一日，楚玉笑容满面，得意而归。藐姑道：「想是相公恭喜了！不知你授何官职？选在甚么地方？何日起程？可与奴家同去否？」楚玉道：「叨授司李，选在汀洲，明日就要起程。我和你死在水中，尚且不肯相离，岂有上任为官不带你同行之理么！」藐姑道：「我不为别的，要别上任的时节，同你去谢一谢恩人，不知可是顺路么？」楚玉道：「就使不是顺路，也要迂道而行。」藐姑道：「我和你这段姻缘，为做戏而起，以戏始之，还该以戏终之。此番去祭宴公，也该奏一本神戏。只怕乡村地面上，叫不出子弟来，却怎么处呢？况这十月初三日，又是宴公的诞日。此时已是九月，路途遥远，只是赶不及了。且到那边再作区处，或者晏公有灵，留住了戏子，等我们去还愿，也不可知。」楚玉道：「少不得差人去打前站，叫他先到那边料理还愿之事。再写一封喜信，寄与莫渔翁，使他预先知道也好。」遂写书吩咐院子，如此如此。　　院子遂持书而往，早行夜宿，已到严陵地方。问著七里溪，敲莫翁的门道：「我是谭老爷家人，差来下书的。」莫翁开门道：「是那个谭老爷呢？」院子道：「是去年被难到此，蒙你相救的人，如今得中高科，选了汀州司李，不日从此经过，要来拜谢恩人，叫我来下书的。」莫翁道：「在下即姓莫，如此请堶惕中U。」院子与莫翁叩头，起来道：「前途有事，不敢久留，即此告别了。」莫翁送了院子，回来对夫人道：「娘子，谭生的功名已到手了。赴任汀州，从此经过。先著人来下书，他随后就到了。」娘子说：「叫人可喜！他既然选在汀州，就是我们的田治了。你有心做个好人，索性该扶持他到底，把那边的土俗民情，衙门利弊，对他细说一番。叫他也做一个好官，岂不是件美事！」莫翁道：「如此就要露出行藏来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也罢，我自有个道理。」遂作诗以见意。诗曰：　　　　自笑痴肠孰与同，助人成事不居功。　　　　一般也有沽名具，耻向名场作钓翁。这且不提。　　再说那楚玉夫妇，一路行来，已到严陵地界。楚玉在船上对藐姑道：「前面山坡之上，有两个人影，只怕就是莫公夫妇，也未可知。」及至到了跟前，莫翁看见楚玉早在船头站立，遂高声道：「那不是谭老爷么？」楚玉道：「那不是莫恩人么？」泊岸下船。莫翁道：「溪边路湿，不便行礼，请到荒居相见。」楚玉夫妇遂跟莫翁夫妇到了堶情A望上就拜。莫翁扶住道：「高中巍科，两番大喜，都一齐拜贺了罢。」遂一同拜了四拜。又请渔童夫妇，谢了打捞之恩。楚玉道：「念小生初登仕籍，未有余钱，輶仪先致鄙意，图报尚容他日取土宜过来。」莫翁道：「山居寒俭，不曾备得贺仪，怎么倒承厚贶！别无可敬，必住寒舍暂留一日，明日就不敢相强了。」楚玉叫院子取下行李，就在莫翁处过宿。　　次日，莫翁向娘子道：「昨日的事情，可做妥了？」娘子点头示意，楚玉道：「有言在先，小生略有寸进，与二位同享荣华。如今我们上任，要接你们去了，千万莫要推辞！」莫翁道：「多谢盛情，念我二人，是闲散惯了的人，这是断不敢领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们再图后报。」遂辞别上船而去。　　却说那前站先到了埠镇上，问道：「这边可有戏么？」其一人道：「这晏公的诞日，原是十月初三，只因被大雨数日耽搁了，如今改在十一月初三，方才替他补祝。如今那些优人，都现在这堙A名为玉笋班。不知尊客问他作甚么呢？」院子道：「我家老爷从此经过，有晏公愿戏一台，要来为戏。不知这玉笋班中的人物若何？」那人道：「这班从前一生一旦，都投水死了。现今做正生的就是当初做旦的母亲，叫做刘绛仙，是正旦改的。那做旦的妇人，是别处凑来的角色，如今生旦俱是女的了。」院子道：「不知今年庙中会首是谁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在下。」院子道：「原来如此。有一锭银子，烦尊贺拿去做定钱，说老爷明日就到，一到就要做的，这桩事在你尊贺身上。我如今赶上船去，回复老爷一声。」　　及至到了船上，对谭爷说知此事，楚玉喜道：「妙极，妙极！这一定又是晏公的手段了。」藐姑道：「只是一件，我母亲既在这边，如今一到就要请来相见了。难道相见之后，还好叫他做戏不成！」楚玉道：「我们到时且瞒著众人，不要出头露面。直等做完之后说出情由，然后请他相见罢了。」藐姑道：「说得有理。既然如此，连祭奠晏公都不消上岸，只在舟中遥拜罢。」　　及至次日到了，见那戏台仍是搭在水堙C楚玉即叫将船湾在台子西面。吩咐道：「对戏上说，不做全本，止演零出。开剧要做王十朋祭江，完了之后，再拿戏单来点。」院子遂吩咐下去。藐姑道：「怎么点这一出？」楚玉道：「如今正生是你令堂，你当初为做荆钗，方才投水。今日将荆钗试他，且看做到其间，可有伤感你的意思否？」说话之间，台上参神已毕，见绛仙扮王十朋上。　　唱道：　　　　一从科第凤鸾飞，被奸谋，有书空寄，毕萱堂无祸危。痛兰房，受岑寂，挨不过，凌逼身，沉在浪涛堙I　　白：　　　　禀上母亲：「你是高年之人，受不得眼泪，请在后面少坐，等孩儿代祭罢。」斟酒向江道：「我那妻呵！你当初在此投江，我今日还在此祭奠，料想灵魂不远，只在依稀恍惚之间。丈夫在此奠酒，求你用一杯儿。　　唱：　　　　呀，早知道这般样拆散呵，谁待要赴春闱？便做腰金衣紫待何如！端的是，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，则落得低声啼哭，自伤悲！唱罢，一面化纸，一面高叫道：「我那藐姑的儿呵！做娘的烧钱与你，你快来领了去。」遂号啕痛哭起来。台内高叫道：「祭的是钱玉莲，为甚么哭起藐姑来！」绛仙收泪道：「呀！睹物伤情，不觉想到亡儿身上，是我哭错了。」　　藐姑在船上，揭起帘子高叫道：「母亲起来，你孩儿并不曾死，如今现在这边。」绛仙立起，望船上一看道：「不好了！两个阴鬼都出现了。你们快来，我只得要回避了。」台内人一齐都出来，看了一看道：「活人见鬼，不是好事，大家散了罢！」船上院子高叫道：「你们不要乱动，船塈云漱ㄛO鬼，就是谭老爷夫人的原身。当初被人捞救，并不曾死，如今得中高魁，从此上任。你们不信，近前来看就是了。」台上道：「不信有这样奇事！叫人快搭扶手，待我们上岸去看。」及至到了船上，看道：「呀！果然是原身！不消惊怕了，一同出去相见。」绛仙、文卿见了道：「谭生、大姐，你们果然不曾死？竟戴了真纱帽，顶著真凤冠了！」藐姑道：「爹娘请坐，容孩儿拜谢养育之恩！」楚玉道：「养育之恩不消谢，那活命之恩到要谢谢的！」文卿与绛仙道：「惭愧，惭愧！」　　绛仙道：「我儿，你把那下水之后，被人捞救的事情，细细讲来。」藐姑道：「这些原委，须得一本戏文的工夫，才说得尽，少刻下船，和你细讲罢。只是一件，女婿做了官，你不便做戏了，快些散班，同我们一齐上任去罢。」文卿说：「去倒要去，只是这两副子脸没有放处！」众人道：「不妨，戏箱堶情A现成鬼脸，每人带著一个，叫做牛头丈人，鬼脸丈母就是了！」楚玉道：「不要取笑，未知那钱万贯怎么样了呢？」众人道：「只因为你，把一分无数的家资，化了个干干净净，方免了死罪！如今充军出去了。」楚玉道：「这个是理当！」话犹未了，只见来接新官的衙役来报道：「禀老爷，不好了！地方上生出事来了。」　　毕竟所生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第七回

第七回

谭楚玉斩寇立功　莫渔翁山村获罪

话说谭老爷闻得差人来报，究地方有何事情？遂叫众人退后，问差人道：「地方果有何事？给我细细说来。」差人道：「山贼破了汀州，十分猖獗，还喜得不据城池，单抢金帛子女，如今又到别处去了。」谭爷听了，惊道：「这等说起来，竟是一块险地了！下官既受国恩，就是粉骨碎身，也辞不得了。只是地方多事，不便携眷。差人，你们先去，我不日就要到任了。」差人遂叩头而去。楚玉向藐姑道：「夫人，你且在莫渔翁家暂住几日，等地方宁静之后，我差人来接你。」藐姑遂将行李分开，只见行囊堶情A有字一封，上写「平浪侯封」四字。楚玉拆开一看，竟是一本须知册，把汀州一府的民情利弊，与贼营堶接篧磢卤‘恁A注的明明白白。「叫我一到地方，依了册文做去，不但身名无恙，还有不次之升，这等说起来，晏公的意思，竟要扶持到底了。夫人，我你快些拜谢！」楚玉对绛仙道：「不便来接，要去自去罢。」即就告别。绛仙听了，也自觉无味，这且不提。　　再说楚玉自从到任以后，一举一动，俱照册文行事。所以未及一月，歌声载道，民心欢悦。一日想道：「下官到任以来，喜得民安吏职，官有余闲。只是山贼未除，到底不能安枕。前日蒙晏公显圣，把治民御盗之略，造成册子见遗。我把治民之事，验他御盗之方，谁想一字不差，前功如此，后效可知。所以往各处申详，力任征剿之事。蒙上台批下详文，把各路兵马钱粮，都属我一人提调。又虑官卑职小，弹压不来。因俺未到之先，有个慕容兵道，在阵上降贼去了，就委俺暂署此职，以便行兵。若能灭贼成功，即以此官题授。今乃出师吉日，不免把随征将校号令一番。」遂齐集众将，吩咐道：「本道今日用兵，不比前人轻举，智图必胜，虑出万全。料想那几个小贼，不够本道诛夷。只是一件，要防他战败之后，依旧入山。到了巢穴之中，再去剿除，就费力了。左营将校，领一枝人马，守住入山的要路，使他无门可入；右营将校，带一枝人马，先入山中焚毁他的巢穴，使他无家可归。斩将擒王，就在此一举了！小心用命，不可有违！」众人遂各领命而去。楚玉也自领全军杀将前去。　　及至两军相对，真个人强马壮，一以当百，杀得那些山贼，抱头而窜。及至到了山前，又见满山火起，山大王知是被人焚了巢穴，就拨马从小路而奔。谁知小路也有埋伏，一鼓之间，将山大王活擒过来。楚玉吩咐，就此奏凯收兵。　　及至归到衙门，赏劳众将已毕。查点贼寇，八个都有，惟少投降的那个叛贼慕容兵备道。楚玉道：「待我移会各衙门，画影图形，定要拿住此贼，然后献俘。你们众将之中，有能密访潜拿，解到军前者，就算首功，另加升赏。」内有一将道：「小将有个朋友，前日从浙江回来，说在山中遇见一人，分明是他的模样。求大人赏宪牌一纸，待小将扮做捕人，前去缉获。若果是他，只消协同地方拿来就是了。」楚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有宪牌在此，就委你前去。」那人拿了宪牌，遂同手下一人办就捕役。　　行了三日，已到严陵地方，牌将对那人道：「来此已是，大家都要小心。」那人道：「那边松树底下有个睡觉的，不免去唤他醒来，预先问个消息再讲。」二人遂到松树底下，看道：「这就是他了，快取家伙出来！」叫道：「慕容老爷，快醒来！」石公起来道：「我是个深山野人，并无相谢，与诸公绝不谋面，不要错认了。」牌将道：「不错不错，你原任漳南巡道，我是你标下的将官，岂有认错之理。快不要推辞，随我到原任地方去。」石公道：「你们既然认得我，也不必遮瞒了。只是出山一事，我是断断不从的，烦你去回复本官，放过了我罢。」牌将道：「快些下手！」遂将索子与他带了。　　石公大惊道：「这是甚么缘故？就要我去，岂有用官法拘拿之理！是那个官儿差你来的？」牌将道：「奉汀州谭老爷的军令，特来拿你，有宪牌在此，你自己看来。」石公道：「呀！果然是他的。我对你讲，你那本官，与我最相契厚。他未遇之先，夫妻两口的性命，都是我救活的。为甚么恩将仇报，竟把叛犯二字，加起我来！既然如此，待我从家媢L一过，他的夫人现在，你若不信，去问她一声就是了。」牌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带便过一过。」及至到了门首，叫道：「娘子，快请谭夫人出来。」二人出来见道：「这是怎么说，他们三个是何等之人，为何没原没故，锁住了你？快些讲来！」石公对藐姑道：「不奉别人的官差，是你那位有情有义的尊夫，感激我不过，差他来报恩的，多谢多谢。现有宪牌在此，是亲笔标的，不信拿来请看。」藐姑接来看道：「呀！果然是他标的。这等说起来，竟不是个人了！」对差人道：「有我在此，不怕他险到那堙C快些放了，待我去回复他。」牌将道：「噫！好大体面，你既是夫人，为甚么不随去上任，倒住在反贼家堙H莫说不是，就是真的，也没有老爷拿贼，夫人释放之理。快些起身，不必再说闲话。」藐姑道：「夫妻二字，岂是假得的，既然不信，连我也带去，一同审问就是了。」牌将道：「这句话还说得有理！既然如此，雇下一只大船，我们带了犯人，坐在前舱，你同他的妻子，住在后舱，一同前去便了。」牌将著一人前去雇船不提。　　再说慕娘子向藐姑道：「谭娘子，想是我家男子，当初说话之间，不曾谨慎，得罪了谭官人。所以公报私仇，想出法来害他。全仗你去周全，夫妇二人的性命，就在你身上了。」藐姑道：「他是个有心人，决不做负心之事。我仔细想来，毕竟有个缘故。既然如此，快些料理船只，即便起身，且看到了那边，是怎样处治。」　　要知后事，观下回便明。


第八回

第八回

真兵备面骂楚玉　假兵备遗害慕公

却说楚玉自从破了山贼，蒙圣恩不次加升，就补了漳南兵宪。一日想道：「昨日左营牌将，有塘报寄来，说叛臣已经拿住，我的夫人现在他家。这等讲来，就是莫渔翁了？我不信那位高人，肯做这般反事。或者是差官拿错了，也未可知。我细想来，若果是拿错的便好。万一是他，叫我怎生发落？正了国法，又背了私恩；报了私恩，又挠了国法。这桩事情，著实有些难处。且等他解到，细细审问一番，就知道了。」　　一日，见差官禀道：「叛犯拿到。」楚玉道：「你在那媕繺菄满H他作何营业？家口共有几名？可曾查访的确？不要错拿无罪之人。」差官禀道：「他住在严陵地方，钓鱼生理，夫妻两口，仆奴二人，不但面貌不差，他亲口承认说，在此处做官是实。此外更有一位妇人，说是老爷的家眷。小官不辩真假，只得也请他同来，如今现在外面，要进来替他伸冤哩！」楚玉道：「这等是他无疑了！国法所在，如何徇的私情，我有道理。」吩咐道：「那位女子，原是本道的亲人，当初寄在他家，并不知本人是贼。如今既已败露，国法难容。不但本犯不好徇情，连那位女子，也在嫌疑之际了。吩咐巡捕官，打扫一处公馆，暂且安顿了他，待本道处了叛贼，奏过朝廷，把心迹辨明了，然后与他相见。」再吩咐将犯人带上来。　　楚玉指著石公道：「哦，原来那殃民误国、欺世盗名的人，就是你么！你既受朝廷的厚禄，就该竭节输忠。即使事穷力尽，也该把身殉封疆，学那张巡、许远的故事。为甚么率引三军，首先降贼，是何道理？从直招来！」石公道：「你又不丧心，不病狂，为甚白日青天说这般鬼话！我何曾降甚么贼来？」楚玉道：「怎么倒骂起我来？这也奇极了。哦，你说没有见证么？叫各役过来，你们仔细认，三年之前，在本衙做官的，是他不是？不要拿错了。」众人上前看了道：「一毫不差，他是我们的旧主。终日报事过的，恐有认不出的道理。」石公道：「我何曾不说做官，只问降贼之事，是何人见证？你何为当问不问，不当问的反问起来？」楚玉道：「也是，叫众将过来，他降贼之事，是真是假，你们可曾眼见？都要从直讲来，不可冤屈好人。」众人道：「是将官们眼见的，并非虚枉。」楚玉道：「何如？还有甚么话讲？」石公道：「这些将官衙役，都是你左右之人，你要负心，他怎敢不随你负心！这些巧话，都是你教导他的。」楚玉道：「你犯了逆天大罪，倒反谤起我来。你道这些将官、衙役，都是我左右之人，说来的话不足信。也罢！叫左右去把地方上的百姓，随意叫几个来，看他们如何？」衙役遂到外边，叫了十数个人来。楚玉道：「你们上前去认一认，他可是降贼的兵备不是？都要仔细，不可冒昧，有致误伤好人。」众人看道：「是不差！只是一件，他起先一任，原是好官。只是后面再来，不该变节。求老爷将功折罪，恕了他罢。」楚玉道：「别罪可以饶恕，谋反叛逆之罪，岂是饶恕的！你们去罢。」楚玉道：「料想到了如今，你也没得说了。本道夫妻二人，受你活命之恩，原无不报之理。只是国法所在，难以容情。叫左右暂松了绑，取出一桌酒饭来，待我奉陪三杯，然后正法！合著古语两句，叫做：今日饮酒者私情，明日按罪者公议。今日之事，出于万不得已，并非有意为之。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自当见谅，求你用了这杯酒罢！」　　石公大怒道：「你这些圈套，总是要掩饰前非，有谁人信你！你当初落水，是我救你性命；回去赴试，是我助你盘费。这些恩情，都不必提起。只说你建功立业，亏了谁人？难道是你自家的本事！你若不是我暗用机谋，把治民剿贼的方略，细细传授与你，莫说不能成功，只怕连你这颗狗头，也留不到今日，在阵上就失去了。」楚玉道：「别的功劳，蒙你厚恩，那剿贼之事，与你何干？也要冒认起来！何曾你授甚么方略，这句话从那婸※_？」石公道：「哦！你还不知道么？我且问你，赴任的时节，那本须知册子，是何人造的？」楚玉道：「是晏公给我的！」石公道：「那是俺旧令尹，把精神费尽，谁知今日倒惹出这等事来！」楚玉道：「那本册子竟是你造的了？既然如此，为甚么不自己出名，写了平浪侯的神号呢？」石公道：「只为刻意逃名，不肯露出做官的形迹，所以如此。我一来要替朝廷除害，二来要扶持你做好官。谁想你自己得了功名，到生出法来害我！」　　楚玉道：「呀！这等说起来，你竟是个忠臣了，为甚么又肯谋叛？」石公道：「我何曾谋叛，想是你见了鬼了！」楚玉道：「你入山之后，皇上因贼寇难平，依旧起你复任。地方官到处寻访，从深山堶扫虴A出来，指望你仍似前番替朝廷出力，谁料你变起节来！因有这番罪孽，才有这般风波。难道你自己心上还不明白么！」石公听道：「这等说起来，不是你有心害我，或者地方官寻得急切，有人冒我姓名，故意出来谋叛，也未可知道。求你审个明白，不然性命还是小事，这千古的骂名，如何受得起！我起先不肯屈膝，如今没奈何，到要认做犯人，跪在法堂上听审了。」楚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提出贼头来问个明白。若果有此事，就好释放你了。只是一件，等他提到的时节，你倒要认做降贼的人，只说与他同谋共事，我自有巧话问他。真与不真，只消一试，就明白了。叫左右取监犯出来！」　　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审问便明。


第九回

第九回

谭官人报恩雪耻　慕容仆招隐埋名

却说将监犯提出，楚玉问道：「圣旨已下，叫本道不消献俘，待拿著叛臣与你一同枭斩。如今那叛臣已拿到了，本该一同正法，只是一件，我才问他，他说不是真正叛臣，乃冒名出来，替你做事情的，情有可原，罪不至死。我心上要释放他，所以提你出来，问个明白。这冒名之事，可是真的么？」监犯道：「真便是真的，只是此人险恶非常，小的恨他不过。要杀同杀，求老爷不要放他！」石公道：「我与你是同事之人，为甚么这等恨我？」监犯道：「你未曾出山的时节，得我千金聘礼，后来假装兵道，在阵上投降。我把你带在军中，凡得来的金帛，都托你掌管，你就该生死不离，患难相共才是。你见风声不好，就把财帛卷在身边，飘然而去。难道我做了一场大贼，单单替你囗事不成？要死同死，决不放你一个！」楚玉道：「天下人尽多，那一个假装不得，为甚么单去聘他？」监犯道：「只因他的面庞与慕容兵道一模一样，所以把千金聘礼，去聘他出来。」　　楚玉大笑道：「原来如此！这等说起来，他不是你的仇人，你的仇人还不曾拿到，待拿到的时节，与你一同正法便了。」监犯道：「明明是他，怎么说个不是？」楚玉道：「这是慕容兵道的原身。他解任之后，并不曾出山。你若不信，走近身去，细认一认就是了！」监犯看道：「果然不是，这等不要屈他。当初是我该死，不该把假冒的事，坏了你的名声，得罪得罪！」楚玉亲自下来，扶起石公道：「下官多有得罪，还求见谅！且请衙内去，换了衣服。」　　说话未完，只见有一衙役禀道：「假兵备拿到了，求老爷发放！」楚玉道：「带进来！」遂将假兵备带进。楚玉将此人一看，果然与石公分毫不错。楚玉道：「是何人获住的？」其中一人跪道：「是小的拿住的！」楚玉道：「你姓甚名谁，家住那堙A如何知他是个叛贼？从实说来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姓王，名叫大元，离城五十里，三角山茅屋庄居住，耕种为业。只因那日，忽然来了一个人，要在小的庄上住。当日就拿金子一千，买了房子，并无家眷，小的就知来路不明。及至过了几日，小的进城卖布，见城门上挂的一个影子，与他一样，方知他是叛贼！小的所以同著地方拿来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有何见证呢？」王大元说：「现有金银一箱，腰刀一把，是小的从他家娷膝X来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抬金银过来。」地方遂将箱子抬上。楚玉道：「王大元获贼有功，赏金子一百两，地方也赏银子百两，俱各去罢。叫将冒犯与我用夹棍夹起来！」冒犯道：「不用夹，小的招来就是了。小的好好住在山堙A一日山大王著人抬了一千两金子，来到说我如此如此。我想世上要做官，必定要拿银子出来。如今又得做官，又得金子，那埵陶o等好事？所以小的就应承了他了。谁知有这等事呢，求爷爷活命罢！」楚玉道：「如今贼头已获，冒犯又有，就绑出去斩首示众！」遂将二人斩讫。　　楚玉退堂，向石公道：「下官昏聩无知，不能觉察，致累大恩人受此虚惊，多有得罪！」石公道：「若非秦镜高悬，替老夫雪冤洗耻，不惟陨身一旦，亦且遗臭万年。待老妇到来，一同拜谢。」院子禀道：「二位夫人到了。」楚玉向藐姑道：「我平贼的功劳，又亏慕容先生指引，快来拜谢恩人！」石公对他夫人道：「娘子，我降贼的奇冤，全亏了谭先生昭雪，快来拜谢了恩！」四人俱各拜了四拜。石公道：「老夫素抱忠良之愿，忽蒙不轨之名，虽然无愧于心，形迹之间，也觉得可耻。如今所望于知己者，不但保全骸骨，还求洗濯声名。辨疏一道，晓谕几通，只怕都不可少。」　　楚玉道：「岂但奏闻皇上，晓谕军民，还有特本奉荐，定要请你出山！」石公道：「快不消如此！我是有泉石膏肓、烟霞锢疾的人，你若叫俺出山，俺何如那时不辞官呢？」楚玉道：「原来高尚之心，这等坚决。既然如此，倒不敢奉强了。」石公道：「老夫是个迂人，不但没有出山之心，还有几句招隐的话。虽然逆耳，也要相告一番。凡人处得意之境，就要想到失意之时。譬如戏场上面，没有敲不歇的锣鼓，没有穿得尽的衣冠！有生旦就有净丑，有热闹就有凄凉。净丑就是生旦的对头，凄凉就是热闹的结果。仕途上最多净丑，宦海中易得凄凉。通达事理之人，须在热闹场中收锣罢鼓，不可到凄凉境上挂印辞官。这几句逆耳之言，不可不记在心上。」楚玉道：「这几句话，竟是当头的棒喝、破梦的钟声，使下官闻之，不觉通身汗下。先生此番回去，替我在尊居左右构茅屋几间，下官终此一任，即便解组归隐，与先生同隐便了。」于是，石公告辞回归。楚玉苦留不住，二人洒泪而别。　　且说楚玉自石公去后，思想仕宦之途，如浮云之过太虚，何不趁此把拿获叛逆之事，奏明朝廷，好为归山。遂以便修本，以便辞官，挈妻子赴严陵去了。自去之后，绛仙同文卿来寻女儿，及至衙门见印锡高悬，不知去向。文卿对绛仙道：「楚玉高居驷马，尚且不恋，其高尚之心，人自不及。况你我乃下贱之辈，岂可同居！」遂索然而回。　　再说楚玉在严陵时，与石公不时相聚。昼或持竿同钓，夜或清淡不倦，悠悠荡荡，以乐天年。后石公纳妾生子，楚玉亦得二子。后嗣仍为科甲人物，绵绵延延，荣华不断。皆以存心忠厚，故有此报也。岂比目鱼之细事，益可忽乎哉！　　诗曰：　　　　迩来节义颇荒唐，尽把宣淫罪戏场。　　　　思借戏场维节义，系铃人授解铃方！

